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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海澜传

董 煜

! ! ! ! ! ! ! ! ! ! ! ! ! !"#出一口气

玉华被海澜这么一说，一时不知道该如
何回答，半天才说，“那我一会去菜市场给你
买个鱼缸吧”。有时下人们会在一块聊天，只
要说到海澜，大家都会说，“别看咱三姑娘脾
气爆，说话横，那心可是真好”。
再大一点，海澜又被送进美国学校去上

学。美国学校在干面胡同，据说旧时这里是运
输禄米的必经之路，本是土路，车马一多，灰
土满天，用老北平话来说，就是“下干面儿”，
因此这里被称作“干面胡同”，不过，到了民国
不运禄米，位居内城又靠近洋人区，干面胡同
也就成了故都的宝地。
美国学校创办于 !"!#年，分中、小学部，

主要招收各使、领馆工作人员、传教士的孩
子，等于是个国际学院，美国人、法国人、土耳
其人都有，有时也会招收少数有一定背景的
中国孩子。在美国学校学的是法语、英语、德
语等，当然还有中文，因为同学大多数是外国
孩子，所以，海澜的英语一直比中文学得好。
履任也到了上学的年龄，上的是圣心小

学，姐弟俩从小在一块玩，感情好，所以虽然
不在一个学校，但上学一起出门，有时放学了
也约在路口见面，一同回家。
胡同里拉洋车的对海澜都好，有个叫二

奎子的，长得高高大大非常健壮，有时看见海
澜一个人在走，就会停下脚步说，自己也要去
那里，顺道拉海澜一段。一天，他对海澜说，三
姑娘，我要结婚了，你要记得过来哦。过几天
见了海澜又说，你别忘了哦。海澜就真的记
着，到了那天，她一直等在门口，想看看新娘
是谁，没多久，就见一个老妈妈拉着一个姑娘
的手走进了二奎子家的门。那姑娘海澜认识
的，也是胡同里穷人家的孩子，根本就没有花
轿嫁妆，换一身干净的布衣服就这么嫁了。海
澜紧随着进门，二奎子见了海澜，非常高兴，
特地把海澜介绍给那些坐着喝茶的穷哥们
说，这是傅家的三姑娘。那些穷哥们都很恭敬
地跟海澜打招呼。新房里很简陋，只有两条板

凳，一张老式的八仙桌，炕上还有一条新
的被子。穷人结婚根本就没有喜酒喝，在
八仙桌上有些挂拉枣、落花生、铁蚕豆和
葵花籽，还有一壶茶。看得出海澜的到来
让二奎子觉得脸上有光，他一直在劝海
澜喝茶吃东西，海澜不喝茶，吃了一点零

食就走了。事后想起来还觉得内疚，自己空着
手就去了，也没带个“份子”钱去。
除了拉洋车，二奎子有时还会去拉大排

子车运货。大排子车一般是 $个人拉，二奎子
总是站在最前面，一个最吃劲的位置，弓着
腰，非常辛苦地一步一步往前蹭，可能是要养
家了，想多挣点钱吧。
砖塔胡同外面是丁字街，街口一家挨着

一家的都是些小商铺，卖羊肉的，卖包子的，
还有些卖花生、挂拉枣的小摊。海澜最常见的
是一个老奶奶，花生、挂拉枣都用黄表纸包成
三角包，自己则常年端个小凳守着摊。海澜也
买过一两回她的花生，又脆又香，味道甚好。
路口有个交通警的岗，海澜经常看见那警察
晃晃悠悠走过来，在那些小摊子上一路捞过
去，这里抓一把那里抓一把，放进口袋哼着小
曲走了，也没见给钱。有一次海澜不解地问老
奶奶：“他怎么吃您东西不给钱呢？”老奶奶叹
着气说：“可不敢找人要钱啊，我还指着人家
关照呢。”海澜一听就来火了，暗自思忖要替
老奶奶和其他小摊主出一口气。
次日放学，她跟履任一同回家，走到街

口，见那警察正站在石墩上指挥交通，便走过
去大声喊：“你给我下来！”那警察见是一个小
姑娘，不知何事，也就下了石墩走到海澜身
边。“干什么？！”警察当惯了，说话很冲。海澜
没说二话，上去就给了那警察一个大嘴巴，把
警察打得愣在那里，半天没回过神来。
“你敢打我？”伪警察嚷起来。“叫你吃别人

东西不给钱！”海澜的嗓子更大。“你是谁家的
孩子！”那警察一把抓住海澜的胳膊，恶狠狠地
像要把海澜吃了。那时汪精卫已经降日投敌，
建立了傀儡政权，权势大得很，海澜经常听大
人说，所以知道，当即灵机一动，大声说，“汪精
卫是我舅舅，你找去吧”。那警察果然被唬住
了，一时站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刚一撒手海
澜便趁机跑了。履任虽然是个男孩，但胆子小，
一直呆在街角不敢出声，见海澜跑回家，他才
颠颠地跟上，说，三姐啊，你又闯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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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鼻涕刚刚去他妈妈江水英的剃头摊张
了一下，听到笑声赶紧跑回来，进门正好踩到
地上的豆瓣，朝天一跤。徐彩五笑得一头冲进
了蚕豆筐，直起身一边擦眼泪，一边呛个不
停。唐唐瞪大眼睛看着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
么事，什么事让我们觉得这么好笑。我们笑够
了，也笑软了，一个个瘫坐在地上。这时候要
是来个坏人，只要把我们一个个朝麻
袋里装就可以了，谁也反抗不了。

毛头说：“孙悟空要是没有妈妈，
那他是从哪里来的？说不定他一生下
来，他妈妈就被妖怪杀了，他不知道自
己的妈妈是谁。”我说：“就是呀。孙悟
空不是从他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总
不见得他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吧。”唐
唐说：“真让你说对了。我阿爸说，孙悟
空就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一块大石
头，‘嘣’的一下，孙悟空就出来了。”

我们听了又想笑，可实在笑不动
了，只好跪在地上求饶，叫他不要再
说下去了，给我们留条活命吧。唐唐
见我们还是不相信，发誓说，孙悟空
要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他这个学期每门
功课就只得三分。他这个发誓是很有分量的，
几乎就和我的那个鞋楦头的毒誓旗鼓相当
了，要知道唐唐每门功课从来都是五分的。唐
唐说他阿爸看过一本书，书名叫《西游记》，一
共有三本，他可以马上回家去拿来给我们看，
只怕拿来了我们也看不懂。他阿爸是淮海路
的药房经理，手下有十几个职工呢，像他阿爸
这样大的官是不会瞎说的。唐唐见我们都不
说话，气得哭了，说：“大耳朵你等着，我叫我
阿爸带他手下的十几个人过来，把你家的皮
匠摊敲烂，看你信不信。”说完他怕我追上去
打他，赶紧逃出去，一边逃还一边骂我烂耳朵
猪耳朵什么的。
毛头他们都疑惑地看着我。唐唐要不是

受了天大的委屈，绝不会这么愤怒的。我心里
虚，嘴巴上还是不肯放软档，说：“哼，要是孙
悟空是石头变的，我就是木头变的。”
我决定悄悄地去找孙悟空的妈妈。要是

找到了，我非要指着唐唐的鼻子，骂他爸说假
话，说不定还卖假药。米店旁边就有个小书
摊，我就到那里去找答案。我不知道该找哪一

本来看，就去问摆小书摊的老头。老头说：“你
看《金猴出世》吧。那边一个小孩正在看呢。”
我一眼看过去，居然是毛头。毛头蹲在地上正
看得津津有味，看完了又翻回来想重新看一
遍，我从后面一把夺了过来。毛头抬头看到是
我，尴尬地笑笑就走了，走了两步回头看我一
眼，神色十分古怪。我一屁股坐到地上，迫不
及待地看了起来，看了几页就泄气了，原来孙

悟空还真的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我一本接一本地看，一口气看了十
本。等到我揉揉酸胀的眼睛爬起来，
心里大叫一声不好，我还没把小皮
匠的五加皮拷回去呢。那天我给小
皮匠拷半斤酒，实际上是拷了三两
酒，又掺了二两水。那天晚上小皮匠
灌了五六盅五加皮，一点醉醺醺的
感觉也没有，气得他从卖酒的麻皮
开始骂，一直骂到小酒店隔壁老天
宝文具店里的两个女人。

在徐彩五家里闹了一场以后，唐
唐见了我就昂起头吹口哨。他的门牙
被糖蛀坏了，有点漏风。毛头他们几
个见了我也有点假痴假呆，不像以前

那样时时刻刻跟在我屁股后面。我有点孤立。
那天下午，我们又到徐彩五家开小组会。

搭汏衣裳板的时候，唐唐有意朝他那里拖过
去一点，我不得不再拖回来。拖了几个来回，
徐彩五心疼地叫起来：“不要再拖了，凳子的
面子要拖坏了。”我说：“谁先拖的，就叫谁赔
好了。”唐唐说：“唷，记性真不错。好，我先拖
的，我不赖。不过，上个星期六你说过的话，你
也不要赖。”我说：“谁赖了？你不要和你阿爸
一样，阴阳怪气的。”我一直记着，那天在他
家，吃饼干正吃到兴头上，药房经理逼着我拎
着一双臭皮鞋去叫小皮匠修。唐唐气势很旺，
说：“我阿爸是人民政府封的官，骂人民政府
封的官是犯法的。”徐彩五怕我们打起来，说：
“别吵了，快做功课吧，要不顾老师来了我就
告状。”芋艿头站在门口说：“不要紧的，顾老
师来了我就拉警报。”我说：“徐彩五，你管你
自己剥豆瓣。你要是敢告诉顾老师，我就把这
几筐蚕豆全部踏烂。”唐唐说：“听说你去过小
书摊了。”我说：“我去过没去过，不关你的
事。”我横了毛头一眼，知道是他告的密，骂了
一声“叛徒”。


